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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倏地，一抹紫色闯入眼帘，原来是一朵
荆花悄然绽放了。荆条叶腋间藏着一串米
粒大小的苞蕾，小火炬似的，不经意间便开
出紫微微的花，在风里摇头晃脑，颇有些自
得其乐的意思。紫色的花瓣呈星形排列，
极有章法，花心吐出几根细丝般的花蕊，自
有一番风致。你仔细端详，它开得那么小
巧，那么认真，又那么典雅。

山风是荆花的闺密，她们一咬耳朵，霎
时满山岗的荆花都绽露紫色的笑脸。笑着
笑着，缬草紫、粉紫色的花海烂漫如朝霞，
又似海浪般汹涌澎湃，滚滚而来，好喜欢在
此间“沐浴”“冲浪”的感觉。

踏浪而行，再熟悉不过身边荆这种植
物，自古就与人类的生活纠缠在一起。《说
文解字》中说：“荆，楚。木也。”本义是指一
种灌木名，适合编筐和篮子。古代经常用
来制作刑杖，引申为刑杖之义。古代妇女
买不起金银钗，只能以荆条当钗，后来便出
现“拙荆”一词，作为妻子的谦称。

《诗经》里说“采葑采菲，无以下体”，其
中的“葑”据说就是荆类植物。屈原在《离
骚》中也提到“被薜荔兮带女萝”，薜荔便是
荆的一种。古人用荆条编筐篓、制弓箭，甚
至搭建房屋。王维写过“荆溪白石出，天寒
红叶稀”，虽然这里的“荆溪”未必指荆花，
但每每读到，我总会想起太行山上的那片
紫色。

山中清冽如井水一般的空气，完全被荆
花的香味占领了，你恨不得给肺腑安台马
达，加大肺活量。一缕缕淡淡的香气钻入鼻
腔，不似花香，倒像是某种草药的味道。你
闭上眼睛，调整呼吸，仔细品鉴荆花特别的
气味，不是牡丹那种浓烈的香，也不是桂花
那般甜腻，而是一种略带苦涩的清香。那香
气里藏着山野的粗犷，又带着几分羞涩，像
是怕惊扰了谁似的。我常想，这大约就是太
行山的气息吧——不张扬，却深入人心，令
人难忘。

每临初夏看荆花，淡色微蓝闪紫霞。
这让我想起小时候，每到这个时节，我们家
属院的小伙伴就满山跑着采荆条。那时的
荆条长得茂盛，一丛丛能蹿到一人多高。
我们专挑那些柔韧的新枝折下，母亲将采
回来的荆条编成小篮子或小帽子。我最喜
欢那顶荆条上带紫花的帽子，戴在头上，整
个人都轻快起来，仿佛成了山里的小精灵。

二

抚摸着荆条，嗅闻
弥漫空气中荆棘散发
出久违的味道，50多年
前割荆编荆片的往事
又浮现在眼前。

孩童时代，从父辈
的言谈话语中得知，在
煤矿采煤工作面，为防
止松动的煤矸石掉落，
当时就用荆片一层层
护着工作面顶部。这
样，井下需用大量的荆
片，我们家属区便承揽
下编荆片的活儿。

上世纪70年代初，我们兄弟四人都在
上学，割荆条、编荆片的时间只能放在星期
天或放学以后做。因我最小，这些活儿基
本上都由三位哥哥承担。星期天三点多
钟，哥哥们就揉着惺忪的睡眼，顶着满天的
星斗，与其他伙伴三五成群向太行山深处
进发。

也许割荆条的人太多，抑或割得时间
久了，附近山上的荆条越来越少，自然而然
就需走向大山深处，而且越走越远，最远翻
山越岭来到四五十公里以外的孤山水库(现
在的峰林峡景区)。

当时的生活条件特别艰苦，每个人带
上两个干馍，几疙瘩咸菜，饥了啃两口，渴
了就着土坑里还飘浮着羊粪蛋的积水喝。
经过一天的辛劳，待荆捆得将要抱不住的
时候，每个人才用扁担担着超过自身重量
的两大捆荆条下山回返。等踏进家门，大
多已是在父母焦盼中的深夜。

记得有天深夜，大哥空手回家，进门嚎
啕大哭。经询问得知，他在山上真担不动
了，就想使巧法，将两大捆荆棘顺着陡峭的
山势往下滚，到下边怎么也找不到了，这可
是他一天的心血啊！母亲没有责怪他，给
他端来热腾腾的饭菜说：“别哭了，快吃饭
吧。”

编荆片需要先在地上放两块四指宽半
米长的木板，木板上隔10厘米烙一道深
凹，然后依次摆上60厘米长的棘棍，接着
就把先前捋下荆叶的荆条按长短粗细分
组，拿上两三根从左往右隔一压一，进行编
织。

编荆片也有学问。粗细不均匀不行，
厚薄不匀称也不行，疏密不一更不行。先
说荆条的粗细，要挑选一律的编，它是荆
片编织质量的基础。为了粗细一律，事先
就要把粗的荆条劈成几份，这样才能保持
匀称。再说厚薄，在荆条的粗细有保证的
情况下，主要得做好两把荆条的接口工
作。根据荆条长短，不能让荆头翘在两只
棘棍的中间，那样既不美观又不协调，最
佳方法是在没编完时就再用另一把荆条
压住。

有时，我们为了图省事，就把有些荆片
编得稀稀的，夹在一摞荆片的中间。事与
愿违，每每编织完毕，母亲都要一只只翻看
检查，看看哪个达不到要求，抽出返工重
编。正因如此，我家编织的荆片因质量上
乘，到矿上几乎都是免检产品，基本上都能
卖上最高的价钱。也正是在母亲严厉的监
控下，使我们从小在各方面都养成了严谨
的作风和习惯，这在以后的工作和学习中
受益匪浅。

星期天，我们用架子车拉上十几摞荆
片送到王封矿东木厂，经老质检员陈守先
一一把关验收，每片大都能卖上1角4分的
好价钱。半个月卖上十几元钱，以贴补窘
迫的家庭生计。

而后，煤矿用上了钢铁支架，不再需要
荆片支护，再加上绿水青山的召唤，人们也
不用割荆编筐扎篓了，荆条倒是愈发茂盛，
山坡上到处蓊蓊郁郁的，让人看着眼馋。

三

荆条开花时，山便活了，有了色彩。
蜜蜂最是喜欢荆花这味道，从早到晚

在花丛里钻来钻去，翅膀扇得嗡嗡响。养
蜂人追着花期走，荆花盛时，蜂箱便排到了
山腰上。蜂群嗡嗡的声响，与山风应和着，
竟成了一种天籁。放蜂人总在夏至前后进
山，蜂箱往荆丛边一摆，不出半月就能割
蜜。荆花蜜色如琥珀，味道醇厚，是蜜中的
上品。舀起来能拉出半米多长的金丝，入
喉先甜后苦，余味倒有几分像枇杷膏。老
中医说它能祛心火，山民们却只管叫它“苦
甜儿”——就像这荆条的一生，苦里总掺着
些甜头。

紫花衬着青山，格外精神。听老辈人
说，荆花入药，能治头疼。真假姑且不论，
单是看那花儿在风里摇曳的模样，便觉得
神清气爽，头疼自然好了三分。

荆的药用价值也不容小觑，《神农本草
经》中早有记载，其叶、果、根均可入药。传
统中医认为其性温味苦，能祛风解表、化痰
止咳、行气止痛，常用于治疗感冒、咳嗽、胃
痛及风湿痹痛。在我们家属区，亦用其枝
叶煎水熏洗或驱蚊子。

几个外地游客上山，举着相机对着荆
花拍个不停。一位扎小辫的小女孩问妈
妈：“这是什么花呀？”那妈妈支吾了半天，
最后说：“就叫它野花吧。”我听了直想笑。
这漫山遍野的荆花，在我眼里，可比那些名
贵的花卉实在多了。它喂饱过蜜蜂，编成
过家具，支撑过矿洞，现在又成了城里人相
机里的风景。

荆枝苍劲野径斜，疏影横斜映晚霞。
其叶如掌，其干如铁，虽非嘉木，却自有一
番清刚之气。古人常以荆喻贫士之志，陶
渊明《归园田居》云“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
稀”，或亦曾与荆丛为伴，取其坚韧不拔之
态。

而荆花则素淡清雅，紫穗低垂，不争春
色，却暗送幽芳。李白《赠崔秋浦》诗云“荆
门倒屈宋，梁苑倾邹枚”，虽非直咏荆花，然

“荆门”意象已带野逸之趣。更有“荆扉掩
幽寂，花落知多少”之句，写尽山野闲居之
趣。杜甫有“野花留宝靥，蔓草见罗裙”之
句，那“野花”多半便是荆花。最妙的还是
李商隐的“暗暗淡淡紫，融融冶冶黄”，虽不
是专为荆花而作，拿来形容荆花的颜色，却
是再贴切不过。

太行山的荆花，不似桃李艳冶，却自含
隐者风骨，恰似布衣高士，寂寂无言，而清
气长存。或许永远不会像牡丹那样被人歌
颂，但在我心里，它比任何名花都珍贵。因
为它承载着太多记忆——童年的欢愉，成
长的艰辛，还有那分对故土无法割舍的眷
恋。

最让我难忘的，是荆条的韧性。无论
风吹雨打，它总是倔强地生长在贫瘠的山
坡上。冬天枯萎了，春天又焕发生机。砍
了它，来年它长得更旺。山村里那些面朝
黄土背朝天的乡亲，他们像荆条一样，在艰
难中生生不息。

暮色中，几朵紫色的荆花仍在风中轻
轻摇曳，像在向我道别。下山路上，我小心
地折了一小段荆枝，上面有两朵将开未开
的花苞。我要把它带回家，插在窗前的瓶
子里。等它开花时，那淡淡的香气，一定会
带我回到太行山的春天。

荆花年复一年开着，不声不响，却把整
个太行山的记忆，都藏在了那小小的紫色
花瓣里。

“
□王保利

太行山

的春天，总是比平

原来得迟些。立

夏已过，山下的麦

子都抽了穗儿，山

上的荆条才慢吞

吞 地 抽 出 新 芽 。

那芽儿嫩得鲜灵

灵露着水气，带着

细细绒毛的五片

小叶排成手掌状，

在阳光下泛着油

亮的光。

若要给南太

行的植被排个座

次，头把交椅非荆

棘莫属了，漫山遍

野，森森然。这是

今年第几次上太

行山了，已记不清

楚。刚入山口，熟

识的荆味便飘渺

过来。紧走两步，

俯身凝视山道边

的一丛荆条，眼眸

里 充 盈 着 爱 恋 。

那叶子绿得极有

层次——老叶是

深沉的墨绿，新叶

则是活泼的嫩黄

绿，叶脉清晰得像

用笔描过。风一

吹，整株荆条就轻

轻摇晃，叶子们互

相拍打着，发出细

碎的声响，像一群

小姑娘在交头接

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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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庆保李庆保

“ 近期，“火色”一词常见

于《焦作日报》的新闻题目：《火色！

沁阳“村BA”燃了！》《古代陶瓷生产

火色匠的排名高于青作匠》《宁封子

制陶玩火，为提高窑温投身窑中牺

牲自己，换来了五色火色》《观太行

秾 秀 ，赏 山 阳 陶 瓷 ，知 火 色 焦

作》……看来，焦作方言“火色”一词

承载着丰富的历史信息、地方特色

和深厚的文化内涵，不仅焦作人口

头上常使用，焦作媒体也经常使

用。本文旨在探究“火色”一词的起

源及其在焦作方言中的应用，通过

语言学、历史学及社会文化等多维

度分析，揭示其背后的文化意蕴和

演变历程。

起源探析

“火色”一词在焦作方言中的发

音大致接近于普通话中的“huǒ

sè”，但在实际应用中，其含义远非

字面所直观展现的“火的颜色”。在

方言语境下，“火色”更多用于形容

人的精神状态、事物的热度或事情

的紧迫程度，带有强烈的感情色

彩。从字形上看，“火”字直观表达

了与火相关的意象，“色”字在此处

则非单指颜色，而是引申为一种状

态或氛围。

“火色”一词在焦作方言中用来

形容时髦或时尚。“火色”作为焦作方

言的特有词汇，在正式的历史文献中

还未发现有直接记载，但我们可以从

古代汉语中“火”与“色”的单独使用

及其组合意义中寻找线索。《说文解

字》中解释：“火，毁也。南方之行，炎

而上。象形。凡火之属皆从火。”这段

解释包含了以下几个要点：“毁”表示

火有燃烧、毁灭之意。“南方之行”指

的是五行中的“火”与南方相对应。

“炎而上”描述火的燃烧状态，即火焰

向上。“象形”指出“火”字是模仿火焰

的形状而创造的。“凡火之属皆从

火”，表示所有与火相关的字都包含

“火”这个部首。这些解释帮助我们理

解“火”字的基本含义和其在文化中

的重要地位，也说明“火”自古便是人

类生活中重要且充满力量的元素。而

“色”，《说文解字》中解释：“色，颜气

也。从人，从卪。凡色之属皆从色。”这

句话的意思是，“色”字的本义是指脸

上的气色，即面部表情或神色。字形

由“人”和“卪”组成，其中“卪”在古代

与“节”同义，象征着人的表情直接显

现在脸上。因此，“色”字的基本语义

侧重于面部表情和神色，即人的面

色、气色，进而可引申为事物的外观

或状态。
可见，“火色”最初源于对火焰

外观的描述，该词最早出自《北史·

隋纪上·文帝》：“（开皇元年）诏以初

受命，赤雀降祥，推五德相生，为火

色……而朝会之服，旗帜、牺牲尽尚

赤。”其他出处还有唐·罗虬《比红

儿》诗之八九：“火色樱桃摘得初，仙

宫只有世间无。”《逸周书·太子晋》：

“师旷对曰：‘汝声清汗，汝色赤白，

火色不寿。’”《旧唐书·马周传》：“吾

见马君论事多矣，援引事类，扬搉古

今……然鸢肩火色，腾上必速，恐不

能久耳。”但这些是“火色”一词字面

上的理解，即指火焰的颜色。在古

代，人类在对火的观察与使用时，发

现火焰的颜色变化往往与燃烧物质

的种类、温度及氧气供应情况密切

相关。如木材燃烧时，火焰多呈黄

色或橙色；煤炭燃烧时，则出现蓝紫

色的火焰。因此，“火色”最初指的

是火焰的自然色彩，反映了人类对

火这一自然现象最直观的认识。

那么，在焦作方言中，为什么逐

渐引申为形容事物热烈、旺盛的状

态呢？焦作地处中原腹地，历史悠

久，是华夏文明的重要发源地之

一。这里的煤炭资源丰富，矿业发

达，古代居民多从事与火相关的劳

作，如冶炼、制陶等。这些生产活动

不仅塑造了当地人坚韧不拔的性

格，也可能促使“火色”一词在方言

中形成并固化，用以形容人们面对

艰苦环境时饱满的热情和斗志。此

外，焦作民间信仰中对于火的崇拜，

如火神庙的存在，也进一步强化了

“火色”在地方文化中的地位。

方言中的应用

在焦作方言中，“火色”常用来

形容人的精神状态饱满、热情洋

溢。例如，“他今天看起来真有火

色，干劲儿十足！”这句话中，“火色”

描绘出一个人精力充沛、积极向上

的形象。这种用法体现了焦作人民

对积极生活态度的赞赏，也是地域

文化中乐观向上精神的体现。

“火色”还常用于描述事物或活

动的热度、热闹程度。比如，“这场

演出真是火色十足，观众热情高

涨！”在这里，“火色”传达了一种热

烈、高涨的氛围，反映了焦作人对热

闹、喜庆场面的喜爱和追求。这种

用法不仅丰富了方言的表达力，也

反映了焦作人民热情好客、喜欢热

闹的性格特点。

在特定语境下，“火色”还可以用

来形容事情的紧迫性或重要性。如：

“这个任务火烧眉毛了，咱们得赶紧

行动起来，有点火色！”这里的“火

色”，强调了任务的紧迫性和必须立

即行动的必要性，体现了焦作人在面

对紧急情况时的高效与决断。

文化内涵与社会功能

“火色”一词，不仅是对事物外

在状态的简单描述，更是焦作地域

文化精神的象征。它蕴含着焦作人

民对生命力、热情与活力的崇尚，体

现了在艰苦环境中不屈不挠、勇往

直前的精神风貌。同时，“火色”也

映射出焦作社会文化中重视集体协

作、追求热闹喜庆的价值取向，是地

方文化认同感的重要体现。

在社会功能上，作为方言的一

部分，首先，“火色”一词起到了增强

语言表现力、丰富地方色彩的作

用。它使得焦作方言更加生动有

趣，有助于地域文化的传承与交

流。其次，“火色”在日常生活中的

广泛应用，促进了社区内部的情感

共鸣与身份认同，增强了居民的归

属感和凝聚力。第三，随着全球化

的推进，方言作为地方文化的重要

标志，其保护与传承日益受到重视，

“火色”一词的研究与传播，对于弘

扬焦作地域文化、促进文化多样性

具有重要意义。

现代语境下的挑战与机遇

随着普通话的普及和教育水平

的提高，方言的使用空间在一定程

度上受到挤压，年轻一代可能更倾

向于使用普通话交流，导致方言词

汇如“火色”的传承面临挑战。同

时，现代化进程的加速，使得传统生

活方式和社会结构发生变化，方言

赖以生存的土壤逐渐改变，这进一

步加剧了方言词汇流失的风险。

尽管面临挑战，但“火色”一词

及其背后所承载的地域文化也迎

来了新的发展机遇。一方面，随着

文化自信的提升，越来越多的人开

始重视并积极参与方言文化的保

护与传承工作。通过数字化手段

记录方言、举办方言文化节等活

动，可以有效促进“火色”等方言词

汇的传播与普及。另一方面，文化

旅游的兴起为方言文化的展示提

供了平台。将“火色”等方言元素

融入地方旅游开发中，不仅能吸引

游客体验地道的焦作文化，还能激

发当地居民对方言文化的自豪感

与保护意识。

“火色”一词作为焦作方言的独

特表达，不仅是对事物状态的形象

描绘，更是焦作地域文化的生动写

照。它蕴含着焦作人民对生活的热

爱、对集体的忠诚以及对未来的憧

憬。在现代化进程加速的今天，我

们更应珍视并传承这份宝贵的文化

遗产，让“火色”继续照亮焦作文化

的天空，成为连接过去与未来、本土

与世界的桥梁。通过教育引导、文

化创新和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相

信“火色”一词及其背后的地域文化

将在新时代焕发出更加璀璨的光

芒。


